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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居
，
乃
古
今
常
用
詞
。
﹁居
﹂
為
名
詞
，
即
居
所
、
居
處
。
﹁故
居
﹂
原
意
是

指
故
家
、
舊
居
，
即
老
家
的
宅
子
，
如
《
楚
辭
．
遠
遊
》
：
﹁春
秋
忽
其
不
淹
兮
，
奚

久
留
此
故
居
？
﹂
陶
淵
明
《
還
舊
居
》
：
﹁履
歷
周
故
居
，
鄰
老
罕
復
遺
。
﹂
阮
籍

《
詠
懷
詩
》
：
﹁翩
翩
從
風
飛
，
悠
悠
去
故
居
。
﹂
如
今
報
刊
文
中
則
多
指
某
人
生
前

居
住
過
的
房
屋
，
如
﹁杭
州
孩
兒
巷
陸
游
故
居
﹂
、
﹁北
京
阜
成
門
內
魯
迅
故
居
﹂
。

所
以
《
現
代
漢
語
詞
典
》
解
釋
為
：
﹁曾
居
住
過
的
房
子
。
﹂
惜
過
簡
而
欠
全
面
。

﹁故
居
﹂
一
詞
在
現
代
漢
語
中
使
用
率
雖
較
高
，
但
若
不
注
意
，
也
可
能
出
錯
。

以
下
舉
近
期
數
例
略
為
說
之
。

北
京
《
光
明
日
報
》
二
○
一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日
《
河
南
鹿
邑
公
祭
老
子
》
：
﹁相

繼
興
建
了
道
祖
苑
文
化
廣
場
、
老
子
故
居
…
…
﹂
四
月
二
十
日
七
版
又

有
《
重
建
故
居
慰
先
賢
》
之
題
。
《
中
華
讀
書
報
》
此
前
也
曾
有
《
北

京
將
復
建
曹
雪
芹
故
居
》
之
文
。
此
幾
處
﹁故
居
﹂
，
皆
指
名
人
生
前

曾
居
住
過
的
房
舍
，
所
以
只
能
保
護
或
整
修
，
而
不
能
﹁重
建
﹂
、

﹁復
建
﹂
。
若
重
建
，
便
非
故
居
。
為
幾
千
年
前
的
古
人
﹁興
建
故
居

﹂
，
應
屬
笑
話
。
《
光
明
日
報
》
前
還
曾
報
道
過
，
亳
州
華
祖
庵
有

﹁華
佗
故
居
﹂
，
此
﹁故
居
﹂
顯
然
也
屬
用
詞
不
當
。

《
光
明
日
報
》
二
○
一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記
者
報
道
《
郭
德
福

：
隨
孔
子
﹁周
遊
﹂
列
國
》
有
﹁在
孔
子
故
居
闕
里
﹂
語
。
闕
里
是
地

名
，
而
非
居
所
之
名
，
更
非
孔
子
居
住
過
的
房
子
，
顯
然
不
能
叫

﹁故
居
﹂
。
這
裡
﹁故
居
﹂
分
明
為
﹁故
里
﹂

之
誤
。《

光
明
日
報
》
二
○
一
一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
忠
烈
門
前
叮
嚀
長
》
：
﹁在
故
居
的
屋
簷
下

，
烈
士
的
後
人
聚
在
一
起
，
留
下
一
張
合
影

。
﹂
烈
士
的
後
人
們
並
沒
有
在
那
裡
居
住
過
。

只
是
來
此
懷
念
先
輩
，
所
以
那
屋
子
只
能
叫

﹁祖
屋
﹂
或
﹁老
宅
﹂
，
而
不
能
叫
﹁故
居
﹂
。

《
光
明
日
報
》
近
又
數
有
戰
爭
年
代
毛
澤
東
或
其
他
領
導
人
某
地

﹁故
居
﹂
之
說
。
此
等
說
法
歷
年
較
多
，
所
以
這
裡
須
多
說
幾
句
。
故

居
，
除
屋
子
屬
於
該
人
自
己
或
租
為
己
用
而
居
住
一
個
時
期
外
，
還
應

就
院
落
、
房
舍
而
言
，
一
般
不
指
單
個
房
間
。
如
果
於
別
人
家
裡
臨
時

租
住
或
借
住
過
一
室
，
則
不
當
叫
故
居
。
如
某
人
在
國
外
遊
學
或
滯
留

一
半
年
，
歸
國
後
不
當
說
所
住
某
家
某
房
間
為
其
故
居
。
還
有
，
隨
機

關
或
團
體
暫
住
某
處
，
機
關
或
團
體
為
安
排
之
房
，
也
不
當
稱
故
居
。
如
某
人
隨
中
國

體
育
代
表
團
在
某
國
訓
練
比
賽
半
年
，
不
能
說
某
賓
館
某
房
間
為
其
故
居
。
毛
澤
東
等

領
導
人
作
為
一
員
而
住
中
央
機
關
或
部
隊
臨
時
借
用
老
百
姓
之
房
，
尤
其
是
借
住
人
家

院
中
一
二
間
，
顯
然
不
當
稱
為
﹁故
居
﹂
，
只
能
叫
﹁曾
住
過
的
房
間
﹂
。
二
○
一
一

年
二
月
七
日
《
文
匯
報
》
﹁筆
會
﹂
副
刊
關
於
張
大
千
之
文
說
：
﹁摩
耶
精
舍
是
張
大

千
先
生
平
生
最
後
一
個
故
居
。
﹂
讀
之
有
些
彆
扭
。
在
張
大
千
來
說
，
不
宜
說
﹁平
生

故
居
﹂
，
也
不
宜
說
﹁最
後
一
個
故
居
﹂
，
該
句
似
可
改
為
﹁摩
耶
精
舍
是
張
大
千
先

生
平
生
最
後
一
處
居
所
﹂
。
又
，
《
文
匯
報
》
﹁筆
會
﹂
還
曾
有
《
踏
訪
張
光
宇
故
居

》
文
，
也
未
當
。
故
居
，
指
房
舍
，
非
較
為
廣
闊
之
地
，
所
以
不
宜
用
﹁踏
訪
﹂

一
詞
。

李白是中國唐朝的大詩人。
李白不敢吟詩是有這麼一段故事
的。故事發生在武漢，大江流日
夜，詩人應有詩，唐朝有個名叫
崔灝的人，就在長江邊上的黃鶴
樓做了一首詩， 「昔人已乘黃鶴
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

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
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 李白後來到了黃鶴樓，知道崔灝有這樣一首詩，
他本來要題詩黃鶴樓的，卻因此不敢動筆了。後來
的詩人因此更加不敢動筆。

李俠文不以詩名，為什麼他卻敢呢？因為時移
世易，江山隨時代而有變化，風景也大大變了，變
得今勝於昔許多，寫出來就容易勝過古人了。

李俠文是一九六○年從香港北上武漢，前往北
京的。那時武漢有了前所未有的風景─長江大橋，
但還沒有重建黃鶴樓。黃鶴樓事小，長江大橋事大
。這些風景使李俠文的詩心也大了起來，在 「李白
不敢題詩處，我欲題詩在上頭」 了。

他只是 「欲題詩」而已，並沒有真正 「題詩在
上頭」。那時候黃鶴樓還沒有重修，還沒有可以題
詩之處。他的詩最早刊出時是在二○○七年十一月
，不是登在他工作所在的香港《大公報》，而是發
表在《清華大學九級校友通訊錄》第二十一期。登
出的是作者的書法照片，詩無題而有跋： 「今春北
遊，道出漢皋，瀏覽長江大橋。同行者指點黃鶴樓
故址，謂此樓即將在附近重建。行見江山更增秀麗
。歸而賦此。庚子初夜，俠文。」

這首無題詩是以 「七古」為題刊出的： 「樓失
黃鶴鶴失樓，白雲終古空悠悠。但剩嘉名綴遺址，
詞人懷古發清愁。今日神州欣再造，滔滔笑指大江
流。龜蛇俯伏巨橋出，楚江千里泛金漚。飛車走軸
無晝夜，九省通衢名實侔。無限春光來四面，風物

昌昌快旅眸。層屋橫舍連雲起，麥波稻浪迎風浮。高爐矗映漢陽樹，
紅幟長飄鸚鵡洲。風移俗易成真覺，六億一心爭上游。大破大定乾坤
轉，意氣曷止驅萬年。如此情景絕千古，古人夢寐安能求。古人古事
今已矣，今人勝概古無儔。江山作意添佳趣，行看結構邁前修。崢嶸
指顧雄三鎮，寥天仙羽來歸休。艷陽如錦江如帶，何當一放歌淹留。
李白不敢題詩處，我欲題詩在上頭。」

我看到這首詩是在《韻藻清華──清華百年詩詞輯錄》上。這是
清華大學為慶祝建校百年而出的。厚重的上下兩冊。詩無題而有跋，
「今春北遊，道出漢皋，瀏覽長江大橋。同行者指點黃鶴樓故址，謂

此樓即將在附近重建。行見江山更增秀麗，歸而賦此。庚子初夏，俠
文。」 因如此詩並未題上黃鶴樓。庚子是一九六○年。距今已五十多
年了。有此一跋，讀者方知何以李俠文如此 「亦狂亦文」，狂到李白
不敢題詩他卻敢。世界不同了，不但又有了黃鶴樓，還有了長江大橋
，不但有一座長江大橋，住在武漢的親戚告訴我，在武漢境內，長江
大橋已有八座。在香港的孫兒告訴我；在湖北境內，有長江大橋十七
座。他們都是從互聯網上查得的。李俠文已於二○一○年去世，得年
九十六歲，是少見的百歲新聞工作者。

為什麼清華登李俠文的詩呢？因為他是清華畢業的，一九三七年
畢業，一九三八年進入大公報，由英文電訊翻譯而社評委員、而編輯
主任、而總編輯、而董事長，最後是名譽董事長。晚年時作雜文，署
名呂章，發表在《大公報》副刊上。

李俠文精於書法，他的這首七古的原作若找得到，刊成碑石，豎
立在黃鶴樓上，當可為一景色。

在日本這次大地震之
前，有一個旅遊團遇到了
這樣的事情：日本的當地
導遊看到名單上有一個人
姓衛，立即興致勃勃地談
起漢代的衛青和衛皇后來
。結果，看到我們這位姓

衛的團員一臉的茫然，她認為是不可思議的事
情。她很失望地說：自己有這樣驕傲的祖宗，
怎麼能夠輕易地忘記呢？

國學大師辜鴻銘赴日講學的時候，看到中
國文化在日本的發揚光大，十分震驚，他說：
「實際上日本人都不是真正的日本人，應該說

，今日的日本人是唐代的中國人，那時中國的
精神今天在日本繼承着，而在中國都已經大部
分失傳了。真正得到中國文化的精華，只有今
天的日本。」

日本的歷史短，也談不上有什麼古代的文
化，但是，現代的日本人，卻把我們的文化融
會貫通到了精妙絕倫的地步，無論是《孫子兵
法》，還是《論語》，還是《三國演義》，他
們都駕輕就熟地應用到了所有的領域。

二戰時，日本研究《孫子兵法》成風。戰
敗後，《孫子兵法》廣泛應用於日本的外交、
商業和文化體育領域，有關著作達到上千種。
研究者近百萬人。日本的《孫子兵法》研究專
家，曾經將其撰著的《新編〈孫子十三篇〉》
全五卷呈獻毛澤東的服部千春這樣說： 「今日
躋身於世界先進企業之列的日本企業家的成長
，主要取決於《孫子兵法》。」

大橋武夫侵華時學習到了《孫子兵法》，
作為兵法經營學派的首創者，他使東洋精密工
業企業起死回生不斷壯大。而日本的軟件巨頭
孫正義學習了《孫子兵法》之後，用 「智信仁
勇」創立的 「一流攻擊群」方法，把自己的企
業引領到行業的最前沿。

日本現代企業之父澀澤榮一是運用中國文
化經營企業的典範。他一手拿算盤，一手拿
《論語》，成為日本企業爭相效仿的偶像。他
認為，《論語》是 「工商之本」、 「商業聖經

」，忠、孝、仁、義的儒家學說與在商求利的算盤並不矛盾
，關鍵是做到 「見利思義」，他根據自己對《論語》的理解
，提出了著名的 「士魂商才」的觀點，打破了官尊商卑的陋
習，創立了五百多家企業，並成為日本儒商的旗幟。而本田
公司的創始人本田宗一郎則信奉儒家的 「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他處處運用儒家的觀點，知人
善任，盡早隱退，親屬也不能進公司，成為世界企業界的佳
話。

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推崇和應用，千百年以來未曾中斷
。日本的國學大師內藤湖南把中國傳統文化當作衣服，他說
： 「雖說是從中國借來的衣服，但當中國人脫得精光時，日
本人身上總還有一件穿在身上沒有脫下。」

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訪問中國的時候，面對浩瀚的中國文
明感慨萬千： 「中國是日本的文化源頭和日本的精神故鄉，
今天，我們日本人所以一聽到絲綢之路、敦煌、長安這些詞
就激動不已，就是因為這種文化至今仍然強有力地活在日本
人的心中。」我們的文化在日本生根發芽，幫助日本事業發
展壯大的事例比比皆是、不勝枚舉。面對這個對我們的文化
好學不倦，從我們的文化中得到無窮智慧的鄰居，我們除了
對祖宗的偉大感到驕傲之外，更多的還要有幾分警醒和深思
。不然就真如當年徐悲鴻的預言了： 「日本文化還將興起，
中國如不振作，取而代之者將是吾敵國之日本人代表東方藝
術，倘不幸如是，我們將有何顏面以對祖宗。」

黃
俊
東
從
澳
洲
返
港
，
贈
我
一
冊
《
穀
雨
文
藝
月
刊
》
，
在

刊
內
空
白
處
用
毛
筆
題
辭
，
說
《
穀
雨
》
是
一
九
四
○
年
代
最
難

蒐
集
的
廣
東
文
藝
舊
雜
誌
，
還
說
它
內
容
充
實
，
很
能
反
映
廣
州

戰
後
文
壇
的
水
平
。
翻
了
幾
本
現
代
文
學
辭
典
，
只
找
到
一
九
四

一
年
，
丁
玲
、
艾
青
等
在
延
安
成
立
﹁穀
雨
社
﹂
所
出
版
的
《
穀

雨
》
雙
月
刊
，
而
沒
有
《
穀
雨
文
藝
月
刊
》
。
後
來
從
零
碎
的
資

料
得
知
，
廣
州
出
版
的
《
穀
雨
文
藝
月
刊
》
於
一
九
四
七
、
四
八

年
間
，
約
出
過
五
期
。

如
今
大
家
見
到
的
一
九
四
七
年
九
月
號
《
穀
雨
文
藝
月
刊
》
是
創
刊
號
，
三
十
二

開
，
二
十
八
頁
，
用
極
粗
糙
的
新
聞
紙
印
製
，
目
錄
就
排
在
封
面
的
右
下
方
，
可
惜
用

了
淡
灰
色
，
經
過
六
十
多
年
歲
月
的
洗
禮
，
已
褪
至
幾
乎
看
不
見
了
。

《
穀
雨
文
藝
月
刊
》
是
詩
、
散
文
、
小
說
、
木
刻
和
理
論
的
小
冊
子
，
由
廣
州
惠

愛
西
路
的
﹁穀
雨
文
藝
雜
誌
社
﹂
出
版
，
氾
美
、
葩
蕾
和
畢
彥
三
位
主
編
。
薄
薄
的
月

刊
中
，
沒
有
創
刊
辭
，
氾
美
的
詩
《
種
籽
的
出
土
》
排
在
首
頁
：
﹁穀
雨
／
是
播
種
的

季
節
，
／
然
而
老
天
卻
吝
嗇
着
雨
…
…
／
新
的
伊
甸
已
有
了
﹃人
造
雨
﹄
…
…
﹂
可
視

為
他
們
創
刊
的
理
念
：
希
望
趁
天
氣
好
，
勤
播
種
，
得
大
豐
收
。
所
刊
二
十
篇
文
中
，

只
有
寫
《
詩
人
與
詩
》
的
曾
卓
是
大
家
熟
悉
的
詩
人
，
三
位
編
者
和
錦
釗
、
艾
魯
、
康

歌
、
周
箎
、
耳
氏
等
，
大
抵
都
是
當
時
的
文
藝
青
年
吧
！

恐怖大佬拉登被擊斃後，
有新聞報道說，在他的豪宅中
，發現藏有偉哥。拉登年歲已
高，卻擁有四個妻子。服用偉
哥，想必是起壯陽的作用。

當然，即使是盛行一夫多
妻制的國家，一般平民，比起古今中外的獨裁者
─皇帝來說，也可說是小巫見大巫，微不足道了
。自古至今，世界各國的君主們，大多都是 「三宮
六院，七十二妃」。而皇帝則天天都要消耗精力，
以身體健康作為渲淫的資本。長年累月，積勞成疾
。縱然每天山珍海味，各種營養滋補，恐怕都難以
應付。一旦性功能減弱，勢必要在壯陽上大做文章。

那時候，還沒有發明偉哥，只能服用起陽的春
藥，或是吃一些增強血液循環的鹿茸、牛鞭、淫羊
霍之類的壯陽食物。然而，頻繁的性生活，畢竟會

影響 「龍體」的健康。所以，歷代的帝王們雖然享
盡榮華富貴，天天窮奢極慾。然而保養再好，也都
很少長壽。這，肯定是與長期縱慾與服用壯陽藥物
有關。

在中國，儒教從漢代起，一直都很有影響，具
有重要的地位。儒教提倡 「忠孝」，講究 「血統」
與 「傳宗接代」。所謂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為了讓帝脈旺盛，多生 「龍子龍孫」。

因此，皇帝的 「性福」，總是受到擁戴與鼓勵
的。另外還有道教，在歷史上，道教曾多次大起大
落，在各個朝代，都受到一些帝王們的寵愛，深受
尊崇。如宋徽宗就喜歡將自己當作道長修行，金朝
皇帝則曾將道教全真派的丘處機召到中都講學。元
朝的成吉思汗更是將道教尊為 「國教」，全力支持
，明朝的歷代皇帝，更是痴迷其中。究其原因，一
方面固然因為其教義有着一定的道理，獲得當權者

的支持與信任。
另一方面，我認為可能與道教擅長煉丹、採陰

等 「房中術」有關。所謂 「煉丹」，便是製作壯陽
的 「土偉哥」。從金石、汞、硫磺等成分中，經爐
火中煉成丹藥。這些丹藥，大多燥熱異常，毒性很
大。服用以後，遍身煩躁，慾火燒身。明代的嘉靖
皇帝在服用丹藥後，經常折磨後宮少女。以致激起
宮闈叛變，差點被十幾個宮女勒死。

而他的兒子隆慶皇帝則更加荒唐，他在服用丹
藥後， 「陽物晝夜不仆，遂不能視朝」。這些熱衷
於壯陽的皇帝，雖然能夠朝夕御女，但最後都不免
縱慾而亡。

像元朝的成宗、武宗、仁宗、惠宗，明朝的正
德、嘉靖、隆慶、萬曆、天啟等皇帝，幾乎都是迷
戀後宮妃嬪，不加節制，縱慾亡身，成為風流的
「短命鬼」。

在容閎發起組織的幼童留
學後，在中國留學歷史上同樣
有重大影響力的是一九○九年
開始的庚子賠款留學運動。庚
款留學生培養出了二十世紀中
國的一批棟樑之才。其中著名
的就有文學泰斗胡適、氣象學

家竺可楨、語言學大師趙元任和中國航天工業的奠
基人錢學森等。

庚子賠款源於一九○○年美、英、日、俄、法
等八國聯軍取得了對義和團宣戰的勝利後，於一九
○一年迫清廷簽訂的辛丑條約，其中要求中國對列
強作出巨額賠款。因為一九○○年是庚子年，所以
稱為庚子賠款。在條約中清廷要向外國賠款四點五
億両白銀。美國分到的賠款是二千五百萬美元，加
上三十九年的利息，總數為四千六百萬美元。

一九○六年，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詹姆士在給
美國總統老羅斯福的一份備忘錄中說：哪一個國家
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人，哪一個國家就能
由於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上的影
響取回最大的收穫，與軍旗相比，道義與精神將更
有力地支配商業，在未來以知識和精神支配中國新
的領袖。美國總統老羅斯福最終作出決定，將美國
得到的庚子賠款的半數退還給中國，用作中國學生
留美獎學金。

在中國駐美公使梁誠與美方經過四年的討價還

價，庚子賠款獎學金於一九○九年設立，中國負責
留學生的選拔和訓練，並將每年篩選出的人選送往
美國。前後約共選送了一千多人。庚款退款辦學迅
速制度化，為了保證留學生質量而設立的預備學校
後來成為大名鼎鼎的清華大學。而獲得庚款資助的
留學生，赴美所就讀的都是一批位於美國東部的名
牌大學，其中就有哈佛、耶魯、哥倫比亞、康奈爾
、麻省理工學院等，其中很多都是現在說的 「常青
藤大學」。

胡適是第二批庚款留學生中的一員，當時他考
的是第五十五名。最初胡適去康奈爾大學學的是農
科。胡適考取後，到上海等船出洋，二哥紹之從東
北趕來送行，以家道中落，勉勵胡適出國去學鐵路
、礦冶，以振興家國。可是胡適對路、礦都沒什麼
興趣，但為避免兄長失望，決定出國學農，以農救
國。從胡適的留學日記可以清楚看出他當時在美國
的求學狀況。順手摘下幾則，依稀可見胡適的生活
狀況。

「讀仲馬小說，改康奈爾傳結論，刪去二百字
，存百字耳，打牌。見《小說時報》登上海伎人小
影，知我前所識之某輩皆負盛名矣。」 他讀的是農
科，卻仲愛文學。並且，就像初出國門的人一樣，
對於國內人事的變化很留意。

「今日為勞動節，為休息之日，打牌。讀仲馬
小說，吾讀《俠隱記續集》，已盡六巨冊，亦不知
幾百萬言矣。」 繼續讀文學書，也繼續以打牌作消

遣。
「主婦太可惡，幾致與之口角。此婦亦殊有才

幹，惟視此屋為一營業，故視一錢如命，為可嗤耳
。今日遷居世界學生會所，初次離群索居，殊覺淒
冷。昨日與金濤君相戒，不復打牌。」 儘管是官費
，可是也有本世紀中國留學生的遭遇，時不時還會
碰到惡房東，也嘗過 「寄人籬下」 的感覺。

如果用簡單的幾句話概括胡適在康奈爾大學的
生活，他學的是農科，可是除了上課之外，許多時
間是花在讀歐美的文學作品，其餘還有讀經、訪友
，其中打牌幾乎是一段時間裡每天的休閒活動。到
了後期，他開始到各種社團聚會中演講，或是寫文
章賺錢，寄回國內養家。

「昨夜尋思非賣文不能贍家，擬於明日起着德
文漢沽一書，雖為貧而作，但自信不至誤人也。」

其實，當時胡適的家境也還貧寒，如果不是以
優秀的資質考取了庚子留學生，他恐怕也就不會走
出國門去留學。而胡適原名胡適之，因為北上考試
，很怕考不取給人笑話，於是把表字裡的 「之」字
去掉，用一個從來沒用過的名字 「胡適」應考。

胡適最初硬着頭皮學農，成績不錯，大都在八
十五分以上，可是一段日子後，還是憋不住要改行
，一是沒興趣，課餘常出去演講，名氣越來越大。
還有就是覺得中國那麼落後，農業可以維持生計，
可是救不了國家。最終他還是改變了專業。一九一
四年六月，胡適在康奈爾大學文學院畢業，繼續念
哲學研究院，一年之後轉學哥大。改學哲學，成了
世界著名的哲學家杜威的弟子。

當時的這批官費留學生，日子過得真不賴。根
據唐德剛的描述， 「那時的庚款留學生，學雜費之
外，每月生活費為八十美元，實在是個了不起的數
目。」 （上）

韓
國
教
授
金
俊
燁
今
年
六
月
初
在
首
爾
辭
世
，
享
年
九
十
高
齡
，
我

事
後
得
知
，
不
勝
痛
惜
，
往
事
也
一
幕
幕
湧
上
心
頭
。

我
認
識
金
俊
燁
已
近
二
十
年
，
最
後
一
次
見
到
他
是
兩
年
前
在
北
京

大
學
的
芍
園
。
他
與
這
所
大
學
的
關
係
非
同
一
般
，
因
為
他
的
學
生
楊
通

方
在
東
語
系
任
教
，
而
且
他
還
在
那
裡
結
識
了
一
生
治
學
的
季
羨
林
教
授

。
早
在
中
韓
建
交
前
夕
，
他
就
推
動
北
京
大
學
成
立
了
韓
國
研
究
中
心
。

因
此
，
他
一
年
至
少
來
北
京
大
學
一
兩
次
，
而
北
京
大
學
也
很
重
視
這
位

不
同
尋
常
的
國
際
朋
友
，
每
次
他
來
都
要
設
晚
宴
招
待
。
我
是
東
語
系
的

畢
業
生
，
又
在
韓
國
任
職
多
年
，
與
金
俊
燁
關
係
較
熟
，
就
沾
了
光
。

﹁您
這
次
仍
然
是
一
個
人
來
的
？
﹂
我
問
他
。
他
指
指
身
邊
的
枴
杖
說
：

﹁只
增
加
了
它
。
﹂
說
罷
笑
了
起
來
。
我
真
不
能
不
佩
服
他
，
都
到
了
望

九
之
年
，
還
一
個
人
獨
來
獨
往
。

金
俊
燁
對
中
國
一
往
情
深
。
年
輕
時
，
他
曾
被
日
本

抓
去
當
勞
工
，
他
不
甘
心
，
偷
渡
到
中
國
上
海
，
參
加
了

韓
國
臨
時
政
府
工
作
，
輾
轉
各
地
，
後
到
南
京
擔
任
中
央

大
學
朝
鮮
語
專
業
的
老
師
，
楊
通
方
就
是
那
時
他
的
第
一

批
學
生
。
日
本
投
降
，
朝
鮮
光
復
，
他
曾
帶
領
楊
通
方
去

漢
城
留
學
，
不
想
朝
鮮
戰
爭
爆
發
，
師
生
離
散
，
天
各
一

方
，
直
至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中
國
實
行
開
放
政
策
後
，

他
們
才
有
機
會
在
美
國
舉
行
的
一
次
研
討
會
上
邂
逅
。
正

是
由
於
這
個
原
因
，
他
與
中
國
深
深
結
緣
。
他
曾
出
版
長

篇
回
憶
錄
《
我
的
長
征
》
，
回
憶
他
在
中
國
的
曲
折
經
歷

，
感
慨
萬
千
。

金
俊
燁
最
讓
人
欽
佩
的
是
他
的
不
凡
風
骨
。
幾
十
年

來
，
金
俊
燁
一
直
在
高
麗
大
學
任
教
。
這
所
大
學
成
立
於

一
九
○
五
年
，
具
有
抗
日
民
族
傳
統
，
民
族
意
識
濃
郁
，

有
﹁民
族
高
大
﹂
之
美
譽
。
金
俊

燁
專
心
致
力
於
教
育
，
從
教
授
一

直
作
到
校
長
，
矢
志
不
移
。
朴
正

熙
總
統
曾
邀
請
他
出
任
統
一
部
長

官
，
他
嚴
詞
拒
絕
。
盧
泰
愚
總
統

邀
請
他
出
任
國
務
總
理
，
他
也
沒

有
接
受
。
傳
聞
他
還
幾
次
被
邀
請

出
任
駐
外
使
節
，
也
被
他
拒
之
門

外
。
他
認
為
，
一
個
國
家
的
興
亡
，
主
要
取
決
於
它
的
教

育
。
他
憎
惡
官
員
的
腐
朽
，
拒
絕
進
入
官
場
。
我
初
到
韓

國
時
，
曾
幾
次
邀
請
他
出
席
國
慶
招
待
會
等
活
動
，
都
沒

有
見
到
他
的
身
影
。
事
後
他
向
我
解
釋
，
不
是
他
沒
有
時

間
，
也
不
是
他
不
想
出
席
，
只
是
因
為
那
是
官
場
他
才
沒

有
參
加
，
請
我
諒
解
。
後
來
我
只
好
在
春
節
時
，
以
我
們

夫
婦
的
名
義
，
單
獨
請
他
和
夫
人
一
起
來
官
邸
吃
了
一
頓

餃
子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初
以
來
，
他
卸
任
高
麗
大
學
校
長

後
，
仍
專
心
致
力
於
教
育
事
業
，
除
著
書
立
說
外
，
主
要

精
力
投
入
與
中
國
各
地
大
學
的
教
育
交
流
。
這
期
間
，
他

來
中
國
幾
十
次
，
訪
問
各
地
大
學
，
結
識
教
育
界
人
士
，

並
推
動
這
些
大
學
與
高
麗
大
學
建
立
了
友
好
合
作
關
係
。
每
次
出
行
，
他

都
只
着
一
身
西
裝
，
帶
幾
件
替
換
的
襯
衣
，
沒
有
秘
書
和
助
手
陪
同
，
隻

身
一
人
往
返
，
顯
示
了
一
位
學
者
輕
車
簡
從
的
風
範
。
在
他
心
目
中
，
最

尊
敬
的
是
年
長
他
十
歲
的
季
羨
林
教
授
，
他
曾
邀
請
他
兩
次
訪
問
韓
國
，

給
予
盛
情
款
待
，
而
在
北
京
大
學
相
見
，
每
次
都
要
促
膝
長
談
很
久
。
對

教
育
事
業
的
摯
愛
，
把
他
們
緊
緊
地
連
在
一
起
。

金
俊
燁
一
生
簡
樸
，
專
心
治
學
，
不
恃
張
揚
。
他
做
最
大
的
﹁官
﹂

，
就
是
社
會
科
學
院
理
事
長
，
但
與
中
國
不
同
，
它
在
韓
國
不
過
是
一
個

財
團
資
助
的
純
民
間
學
術
機
構
。

直
到
晚
年
，
他
每
天
上
午
堅
持
到
辦
公
室
上
班
，
中
午
通
過
一
條
地

下
通
道
，
步
行
到
一
家
酒
店
餐
廳
用
午
餐
，
這
是
他
多
年
的
習
慣
。
我
退

休
後
幾
次
去
首
爾
，
都
到
那
家
餐
廳
與
他
相
會
，
用
不
着
事
先
聯
繫
。
但

現
在
再
也
見
不
到
這
位
可
敬
的
長
者
，
不
禁
潸
然
。

說「故居」 馬斗全《
穀
雨
文
藝
月
刊
》
許
定
銘

李
白
不
敢
的
，
李
俠
文
敢

羅

孚

留美學人中的一代天驕
葉 周

皇
帝
壯
陽

鄧
小
秋

老教授的風骨 延 靜

中
華
文
化
成
為
日
本
的
智
慧

魯
先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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